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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六 

李宇洋 

 

似乎一直都很難習慣，從台大醫院捷運

站走往城中宿舍的路。 

那天記得是某個星期六的早上，剛從台

大醫院捷運站走出，隨著手扶梯載著我到達

地上的出口，一眼便是看到一位西裝鼻挺的

老先生，從帽子、西裝、襯衫、西裝褲、到

皮鞋，穿著齊全的站在近樓梯口，面帶口罩、

發著傳單。 

他不發一語，不做任何多餘的招呼、點

頭，只是默默的將傳單遞出，彷彿說著：要

拿的自己拿去。他的西裝已不復當年光彩，

黯淡的灰褐色澤如今再度呼吸了外面的空氣，

只是卻成了捷運站口高級的飾品。但這一切

也只是我的臆測而已，老先生的西裝與當年

光不光彩我不得而知；老先生實際的心情如

何，我更不可能知道，但他手上的傳單減少

的速度很慢，大多數人也只是一眼撇過、或

是直接走過，我也不例外，只是單純看著而

已，各走各的路、各過各的活。老先生一旁

的皮包裡還有著一疊的傳單。 

我沒有做出任何動作，抑或我覺得就算

拿了傳單，我又改變了什麼？我龜縮在自己

相對安逸的世界卻又心有難耐。「偽善！真是

偽善！」我只是嘲諷著冷漠的自己。 

 

是否隨手拿張傳單就算是幫助到他了，

如同投了幾枚銅板給路邊乞討的乞丐，是否

給了他今天足夠的「薪水」，他就能脫離目前

的困頓，然而日復一日的在街角出現乞討才

更是常看到的。 

台大醫院前的路口不乏乞討，看了好幾

年的面孔，如今時不時還是出現在這人來人

往的地方，有時抑或會在台北火車站附近的

商圈不期而遇。 

跪著的也好，意興闌珊的坐著的也好，

面前擺著各樣證明自己身分的文件也好，抑

或是在大太陽下曝曬著駭人的瘡口的也好，

擺在他們面前的紙碗紙盒裝不了多少零錢。

但就這樣看著看著，好些年了，卻也覺得他

們是否已經把這樣的行為當作是他們的職業，

在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裡面，他們應該會受

到保障、應該有更好的環境與變化，而事實

上呢？會許他們接收了補助了，但我不知道，

也或許「同情心」的商機比我想像的還要大

得多，你買個同情心獲得滿足感，而他們獲

得收入。這是場買賣也不一定。而紙碗紙盒

的錢可能只是裝飾，告訴大家：「我很可憐，

只有這幾塊錢，大家快投錢給我吧。」要是

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收入太多，在大眾來看

他們就不可憐了。 

所以素昧帄生的我只是同情，或許已經

被汙染了，總會去想著社會中各種的「用心」，

失去小孩般純真的我大概不是很懂如何付出

「愛心」。 

他們值得嗎？他們有這個價值嗎？我不

禁會這麼想。 

 

自由、帄等、博愛，是現在國際普遍的

價值觀。 

所以以「帄等」來說，我不應該歧視性

的貶低他們身為人的價值，可是世界的運行

我卻並不覺得如此。人類社會自始自終還是

處於弱肉強食的社會，只是從「強者生存、

弱者淘汰」演變成無形的資本、資訊之間的

抗力爭執。 

如果說乞討的他們應當救助，那那些人

來人往的人們，為何不像聽聞法國巴黎聖母

院大火那般，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籌措大量

資金捐助？ 

如果說乞討的他們理當有更好的保障，

那為何不見人們在府前、在大道上，像為同

志爭取帄等一般遊行發聲呢？ 

他們值得嗎？他們有這個價值嗎？ 

大多數的人們總是看也不看他們，因為

觀念上便有了：他們必定是…(負面辭語)，

才會要乞討；他們怎麼不多努力一點呢、怎

怎麼才習慣的了 

 

 



麼四肢健全卻不去工作呢。 

然而回到根本是，他們顯然已被列入低

價值的名單，而在這個社會中能正名普遍價

值的人，只能是強人。從歷史中我們就可以

看到，自由帄等之所以能實現，市民革命之

所以最後成功，還是因為有中產階級的資源、

金源、支持。而推翻貴族階級這一系統，獲

利最多的，也無非是這些中產階級中，已經

擁有相當錢財的資產家。 

自由的、帄等的，是他們；能擁有更多

權勢、力量的也是他們。而奴隸、乞丐，哪

來的自由、哪來的帄等？而其他的市民呢？

只是順便而已。 

 

好吧，這樣的論述大概也沒什麼根據，

是筆者我沒有研究與歷史確切的查證的胡謅，

但確實在我的世界裡看到便這樣的現象：強

人說話有人信，弱者連生活都困難了，哪還

有力氣跟得勢者爭？哪會知道自己如何權利

救濟？哪有心力去辯駁正義與不義？ 

所以正義到底是什麼？ 

是一群知識青年認為對的事情，而上街

遊行爭取的權益嗎？是法院尚待通過的總總

條文法案嗎？還是政治高呼的和帄口號、媒

體發布哪個地區又反人道的消息？ 

如果這些可泣的不帄等都是正義的話，

那為什麼正義不被執行？ 

如果只有被發聲的正義才是正義的話，

那那些沒被正視而沉默的不義又算是什麼？ 

如果正義沒有絕對，那到底誰說的才

算？ 

 

強者！始終還是弱肉強食！世界，依舊

是照實力說話的！ 

 

… 

 

在我狹隘的世界裡看到這樣的現實，很

悲傷、很無奈，但我沒有實際的作為，我不

過也是群眾中的其中一名弱者，混飯生存，

其實也沒什麼資格去說嘴。這樣的我，不過

只是個偽善者罷了。 

「沒有實際作為的善，只不過是偽善而

已」，忘了是從哪裡聽來的一句話，但確實很

貼切。我只不過是自顧自的生活。他人？與

我無關。 

走過那惱人的人群，走過聽膩了的賣餅

乾的販賣聲，然後又經過了個乞討救濟的熟

面孔，我只想逃回自己安逸的框架，持續著

我回到宿舍的路。然後我在醫院前的階梯轉

了彎，彎向另一片烏雲瘴氣。 

 

又是另一個惱人的不義之事。 

醫院面前不只懇求救助的人多，癮君子

也不少。從一開始大家約定成俗的禁地，那

片跨越樹叢後面的水溝蓋，到後來「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連樹叢都給走出條小徑來。

一群人男男女女，年輕的、年老的，有的互

相認識、有的不認識，他們聊天、或者滑著

手機的，但都同樣默契的點上了支菸，吞雲

吐霧。醫院大門前的煙霧總不停息。 

我總問著，為何他們總是抽菸，而又總

是在這裡抽呢？ 

是需要菸作慰藉、撫帄心情，還是工作

勞累，需要提神；是照顧家人得太辛苦，還

是同事們間應酬工具。我不是很懂，因為我

不抽菸，但曾經聽訪一些吸菸者，「習慣」的

回答卻是較多的。 

或許他們的菸就跟我們的手機一樣，整

天下來不滑個它幾下便會渾身不對勁，如果

抽菸這個行為不會礙著他人，或許他們就不

會遭經過的人們反感。 

便是因為如此，他們被驅離了，一開始

以警告的黃線告示：此處禁止吸菸。 

但如此薄弱的警示線怎麼阻止得了人類

的慾望與習慣，那一陣子便會看見人們坐在

黃線內，大喇喇地吸吐，吸吐著屬於他們的

生活。 

而之後，在黃色塑膠封鎖線的阻止下，

那片約定成俗的地方已然沒有任何空間，禁

地回歸禁地，而人們則被驅散到一旁停放的

機車上，或是更大喇喇地走到台階上去吸



吐。 

菸始終沒有消失，法治方做做樣子、驅

趕驅趕，吸菸者則只是換個地方、同樣生活

罷了。 

 

然而，於此不禁要問，他們的菸真的不

義嗎？如果有個吸菸室讓他們集中起來，不

影響其他路過的人的話，是否吸菸也只是個

人自由而已。從醫學角度來看，宣導菸害防

制是必要的，但如果危害真的那麼大，為什

麼不像毒品一樣禁止就好？ 

那可真是傻了，菸品背後利益多少啊！

禁得了嗎？更況只要不影響到他人的安全與

健康，自己對自己的健康負責即可，人的自

由嘛，與我何干。而今他們被冠上不義之事，

只是因為二手菸影響到其他人了，他們的生

死又有多少人在乎呢？ 

 

說實在，人們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正義而

已，而正義也只有實力強大的人們才能夠發

聲罷了。 

 

… 

 

終於回到了宿舍，每次走過那條路，總

是感覺難受，我也只能歸因成偽善在做怪。 

但我又能怎麼辦？要我無視這偽善的聲

音，像那些乞討的人們、那些吸菸的人們，

那些社會眾人一樣，對於正義的習慣去習慣

嗎。 

這怎麼習慣的了…怎麼才習慣的了… 

 

 


